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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组织科研：
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
中国创新生态系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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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为推动我国朝着世界科学中心、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世界人才中

心（以下简称“世界三大中心”）不断进步指明了方向。结合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阶段”模式，根据世界

三大中心“百年易主”的转移趋势和我国迎接世界三大中心的困难与机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国家有组

织科研”（SOR）概念，认为当前及未来有计划实施 SOR 是我国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重要抓手之一；最

后针对现有国情提出了实施 SOR 的若干具体建议，为中国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提供了独特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国家有组织科研，创新生态系统，世界科学中心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412002

党的二十大报告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

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专章，开宗明义提出“教育、科

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并列，形成

“三位一体”的关系，并系统阐述了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工作的战略部署[1]。这对构筑现代化建设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

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建设世

界科学中心、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以

下简称“世界三大中心”），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把握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基础的重要抓手。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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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顶尖科技人才培养、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建设、科技创新型领域

企业培育、引进世界顶尖科技人才等方面仍存在短板

和弱项。为此，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国家有组织科

研”（state-organized research，SOR）概念，希冀以此

为抓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迎接世界三大

中心转移。对于有组织科研，学界已有系列研究[2-4]。

基于前期对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5]，本文认为我

国现在处于国家创新生态的中级阶段。我国经济和科

技实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战略需求的迫切性，需要以

国家力量、国家意志开展 SOR，通过实施一批具有前

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集中攻关关键技

术领域，提升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水平，完善国家

创新生态系统等措施[4]，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当

然，世界三大中心的转移是以百年尺度来衡量的，需

要教育、科技、人才各战线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实现

到 2035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2050 年建成世界

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

发展目标。

1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阶段”模式与实施
国家有组织科研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国家系统和创新两方面的

内容；从哲学思想上看，其是德国古典经济学家弗里

德里希 ·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国家体制”和美

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某种意义上

的综合与提升。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国家为了促

进技术创新而设定的一组制度或机构。提高国家创新

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设置，积极推动适

合创新的政策供给，促进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各构成要

素之间的互动和反馈，提升学习新技术的国家制度及

其激励机制和能力。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载体

是相互作用的网络或系统，其目标是促进资源在各主

体间的合理、高效分布。政产学研是我国创新生态系

统的主要构成要素。

1.1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阶段”模式
本课题组从复杂性科学维度认为，国家创新生态

系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内在机制的作用下不断进

行自我学习和系统演化，具有“三阶段”模式动态演

化特征[5]（图1）。

A 阶段（低级）：自发市场行为阶段。在此阶

段，受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由创新企业、大学、科

研院所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自发形成产学研合作机制。

图 1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阶段”模式动态演化
Figure 1      Dynamic evolution of “Three-stage” model of 
N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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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尚不成熟的时候，产学研由一种

自下而上的被动需求拉动，逐步形成零散的产学研合

作模式。在此阶段，大学、科研院所向创新企业转让

技术，企业委托大学、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开发，但并

不能形成有序的复杂系统，政府超脱于具体合作关系

之外。该阶段的科技创新通常缺乏国内外竞争力，国

家创新政策也通常不够完善。

B 阶段（中级）：强势政府行为阶段。随着国家

综合实力增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初步建立；为

了应对国外技术竞争，尤其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核

心技术的竞争，有必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创新

生态系统。这是因为技术创新扩散的成熟体制尚未形

成，而政府主导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最为直接、

高效的方式。在此阶段，政府处于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核心位置的同时，也在发挥着较强的纽带作用，挟

带着大学、科研院所、创新企业等主体形成三螺旋结

构；一大批重点科技项目、工程、大科学装置及国家

整体创新资源布局等都要依托国家力量推进，政府在

创新体系中处于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

C 阶段（高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创新自

由阶段。随着国家创新体系日臻成熟，国家科技实力

不断提升，创新政策环境日趋完善，国家创新生态系

统三螺旋结构不断上升，政府直接介入创新实体的行

为逐渐减少，更多转为对国家中长期科技创新的战略

规划；而科技创新型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等机构的

主体功能更为强大，具有更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各

类各层级科技人才的内育外引能力不断增强，培育出

较为成熟的市场主导平台，从而达到新一轮“自由王

国”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运作状态。

根据当前的初步判断，我国处于国家创新生态系

统的 B 阶段（中级）。我国创新生态系统现状、科技

实力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矛盾关系，意味着需要通

过国家主导的 SOR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最终实现从 B 阶段向 C 阶段的跃迁。

1.2 科学研究模式变迁：国家有组织科研的内涵与

意义
从科学发展史看，科学和科学家最早出现于古希

腊时期，彼时科学活动多由兴趣驱动开展自由探索。

自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与技术的

不断融合，以及科学活动本身复杂性的加深，科研活

动的有组织性不断加强[6]。二战期间，美国“曼哈顿

计划”实现了集科学、军事、工业于一体的有组织大

科学计划。1945 年，美国发布了《科学：无尽的前

沿》（“布什报告”）创立了国家资助科研模式，深

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科技政策[7]。此后，美国的“阿

波罗计划”，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载人航天工

程、探月工程，欧盟“伽利略计划”“地平线计划”

等，均是 SOR 的生动体现。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各学科领域科学活动的深度交

叉融合和应用指向，各国不断加强对科学研究的方向

引导、布局统筹和重点资助，科研活动更多展现出面

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具有战略性、

导向性的 SOR 模式[2,6]。

SOR 指以国家行为推动科技研究选题、研究工

具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协同创新方面体现国家意

志，凝聚国家力量。SOR 有助于确保我国科技创新

的前瞻性、独创性、系统性和战略性，提升国家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SOR 是科研活动由自由探索向有组

织活动演化的新阶段，并不意味着排斥自由探索；相

反，在 SOR 模式下，自由探索具有巨大价值和施展空

间。一方面，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意味着过

度组织化和自由化都不利于国家战略的实现[6]。在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领域，急需科研人员围绕国家战略

需求，瞄准科技前沿，以强烈的探索精神勇闯无人区

（以“两弹一星”工程为案例，极富探索和创新精神

的“于敏构型”对实现 SOR 的目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 SOR 重点资助前沿领域

和冷门绝学，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科研人员在相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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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自由探索。

2 世界三大中心“百年易主”历史趋势与中
国机遇

2.1 世界三大中心“百年易主”的历史趋势
世界三大中心基本上是同构的，应将其放在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战略视域中予以统筹考虑。① 世

界科学中心。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在特定时间段内

的科学成果总数超过世界同期总数的25%，该国就是

世界科学中心[8]。世界科学中心拥有世界一流的战略

科学家和创新团队，拥有世界一流的高校、科研机构

和学科体系，拥有世界领先的大科学装置和基础科研

平台，具有较强的重大原创成果或前沿基础的产出能

力，拥有一批世界领军型企业和较强的产业原始创新

能力，以及具有国际化创新生态网络[9]。② 世界高等

教育中心。处于全球教育体系的中心位置，是具有强

大的世界影响力乃至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典范的高等教

育体系聚集地，集中表现为以科技成果、高水平人

才产出和教育制度创新[10,11]。③ 世界人才中心。对于

世界人才中心的判定，主要看世界一流学者和优秀

（留）学生的集聚度，集聚度最高的国家就是世界人

才中心[12]。

如表 1 所示，从意大利至美国，世界三大中心转

移具有“百年易主”的大致趋势。未来，世界三大中

表1    近现代世界三大中心的转移历程
Table 1    History of transfer of three major centers of the world in modern times

国家 大致时间 代表性科技成果

世界科
学中心

意大利 1540—1610年
提出“日心说”，研究速度和加速度、重力和自由落体、惯性、弹丸运动原理等，在天文学、解剖学、
力学、数学、博物学等领域取得巨大突破

英国 1660—1730年
牛顿完成“自然哲学”的统一，提出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和德国的莱布尼兹创立了微积分；气
体定律（波义耳）；弹性定律（胡克）；开辟了力学、化学、生理学等多个现代学科；改良蒸汽机（瓦特）

法国 1770—1830年
提出波动方程（达朗伯）；萨迪 · 卡诺奠定热力学理论基础；拉普拉斯创立分析概率论；布丰首次提出广
泛而具体的进化学说。在热力学、化学、天体力学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德国 1810—1920年
创立有机化学（李比希）、创立细胞学说（施莱登、施旺）、提出量子概念（普朗克）、提出相对论
（爱因斯坦）、发现 X 射线（伦琴）、合成尿素（维勒）、发明内燃机汽车（卡尔 · 本茨），德国在有机
化学、量子力学，以及钢铁、汽车等领域成为世界“领头羊”

美国 1920年至今
雷达、电视、核武器、互联网、晶体管、超导、红宝石激光器、“阿波罗计划”、解析乙肝病毒、发明
世界首台通用微处理器

国家 大致时间 代表性人才 代表性高校/科研院所

世界高
等教育
中心和
世界人
才中
心

意大利
14世纪—
16世纪末

伽利略、达 · 芬奇、哥白尼
博洛尼亚大学、那不勒斯大学、锡耶纳大学、萨莱诺大学、博洛
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比萨大学

英国
17世纪—
18世纪初

吉尔伯特、波义耳、牛顿、胡克、哈
雷、布拉德莱、阿代尔、哈维、亨利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红砖大学”等

法国
18世纪中叶—
19世纪40年代

达朗伯、萨迪 · 卡诺、拉普拉斯、布丰
巴黎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等“大学校”；炮兵学院、军
事工程学院、桥梁公路学校、巴黎矿业学校等高等专科学校

德国
19世纪初—
一战前夕

尤斯图斯 · 冯 · 李比希、高斯、维勒、
施莱登、施旺、爱因斯坦、普朗克、
伦琴

柏林大学、吉森大学李比希化学实验室、弥勒生理学实验室、柏
林大学马格努斯物理学实验室、德国国家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业
实验室（电气、化学、钢铁等）

美国 一战后至今
爱因斯坦、特斯拉、冯 · 诺依曼、杜
威·沃森、理查德 · 费曼

普林斯顿大学、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斯坦福大
学，以及劳伦斯伯克利、洛斯阿拉莫斯、橡树岭等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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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能会形成多中心并存、综合中心与学科专业中心

并举的格局[11-13]。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家高

度重视，我国面临着建设世界三大中心的宝贵机遇。

2.2 中国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可能性
根据世界三大中心的典型特征，对比分析全球主

要创新型国家相关指标，剖析现阶段我国建设世界三

大中心的困难与机遇。

2.2.1 顶尖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近年竞争力明显增强

从国家整体排名看，中国自然指数（Nature Index）

得分仅次于美国，且在前 10 名国家中增幅最大。中国

和美国以绝对优势领先居第一集团，德国、英国、日

本等国属第二集团。在全球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我国

正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科研大国[14]。

从顶尖科研机构看，2022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

示，中国共有 26 家机构跻身全球前 100 名，中国科学

院位居全球科研机构综合排名第 1 名，继续超过美国

哈佛大学、德国马普学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

世界顶尖科研机构。

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看，2019—2023 年，中国进

入世界前 100 名的高校由 6 所增加至 12 所，整体排名

也迅速上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跻身世界前 20 名，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跻身世界前 50 名，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进入全球 100 强腰部

位置，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跻身百强（表 2）。

2023 年，我国高校跻身世界前 100 的数量超过英国、

德国，但与美国相比差距明显（表 3）。此外，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的排名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英美

强校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

从学科实力来看，2023 年  1 月发布的  ESI（基

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数据表明，中国高校进入全

球前 1% 的学科达 2 054 个，新增 54 个；进入全球

前 0.1% 的学科达 243 个，新增 5 个。同时，我国在

化学工程、冶金工程、仪器仪表、航空航天工程等领

域已具备学科优势。在化学工程领域，中国高校占据

了世界前 10 强的一半；在冶进工程领域，占比接近

40%；在仪器科学领域，几乎包揽全球前 10；在航空

表2    中国上榜高校排名变化情况（2019—2023年）
Table 2    Changes in ranking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on the list 

(2019–2023)

高校名称
高校排名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清华大学 22 23 20 16 16

北京大学 31 24 23 16 17

香港大学 36 35 39 30 31

香港科技大学 41 47 56 66 58

香港中文大学 53 57 56 49 4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3 80 87 88 74

复旦大学 - - 70 60 51

浙江大学 - - 94 75 67

台湾大学 - - 97 - -

上海交通大学 - - 100 84 52

香港理工大学 - - - 91 79

南京大学 - - - - 95

香港城市大学 - - - - 99

数据来源：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
Data sourc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表3    中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拥有前100名高校数量对比
（2019—2023年）

Table 3    Comparison of number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major innovative countries in THE top 100 ranking (2019–2023)

国家
前100名高校数量（所）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美国 42 41 37 38 34

英国 10 9 11 11 10

德国 5 6 7 7 9

中国 6 6 10 10 12

日本 2 2 2 2 2

数据来源：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
Data sourc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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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程领域前 100 名中的占比接近 25%。但在世界

一流学科方面，我国与美国等高等教育强国依然存

在明显差距。我国高校优势学科数量整体仍远低于美

国和英国，且无一门学科排名世界第 1，而美英分别

有 26 个和 15 个学科排名世界第 1（表 4）。

2.2.2 科研实力明显提升，但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
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整体科研实力明显提升，在高质量论文

和专利产出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但与美国仍有较

大差距。2021 年，我国在世界  18 种顶尖科技期刊

（2021 年被引次数超过 10 万次且影响因子超过 30）

发文  2 045 篇，占世界同期的  6.37%，继续位居世

界第  2  名，但与美国仍有近  1  倍的差距。2011—

2021 年，我国产出 1 808 篇热点论文（被引用次数达

本学科前 0.1%），占世界总量的 41.7%，首次超越美

国成为世界第 1；产出高被引论文 4.99 万篇（被引用

次数达本学科前 1%），但相比美国的 7.85 万篇仍有

较大差距[15]。在 Science、Nature、Cell 发文方面，我国

与美国在量和质方面的差距均在快速缩小，但“质的

距离”仍然较大[16]。我国 PCT（《专利合作条约》）

专利申请量已稳居世界第 1，2013—2020 年均增长率

高达 29.93%，在专利申请量和增速方面都远超美国、

英国、法国等主要创新型国家（表 5）。但我国每万

名企业研究人员拥有的 PCT 专利不足 500 件，三方专

利数量更是不足美国、日本的 20%[17]。我国在知识产

权方面也存在巨大逆差，2021 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

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贸易收入 760 亿元人民币，支

出 3 023 亿元人民币，逆差高达 2 263 亿元人民币[18]。

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主要创新型国家仍差

距较大。2021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

表 4     中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拥有世界 100 强学科对比情况（2023年）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major innovative countries with the world’s top 100 disciplines (2023)

国家
学科数量（个）

世界第1名 世界前10名 世界前20名 世界前50名 世界前100名

美国 26 227 405 766 1 195

英国 15 142 201 350 581

中国 0 12 52 249 404

数据来源：QS公司《2023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Data sourc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2023

表5    中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PCT专利申请量对比（2012—2020年）
Table 5    Comparison of PCT patent appl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ajor innovative countries (2012–2020)

国家
PCT专利申请量（件）

年均增长率（%）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美国 51 857 57 451 61 488 57 132 56 592 56 685 56 165 57 692 58 730 1.47

中国 18 616 21 506 25 542 29 837 43 092 48 904 53 352 59 050 68 764 29.93

德国 18 749 17 922 17 983 18 004 18 308 18 951 19 748 19 327 18 538 _0.13

法国 7 801 7 905 8 260 8 420 8 210 8 014 7 919 7 938 7 765 _0.05

英国 4 918 4 849 5 267 5 291 5 504 5 568 5 634 5 770 5 900 2.22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1》
Data source: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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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R&D）经费比重为 6.09%，而美国、英国、法国

在该方面的占比分别为 16.44%、18.28%、22.67%，

韩国也达到了 14.67%。2021 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

强度仅为  0.12%，而美国、英国、法国、韩国分别

为 0.50%、0.32%、0.50%、0.68%。

在大科学装置方面，我国大科学装置虽已形成集

聚效应，但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截至 2020 年，我

国已建成 22 个大科学装置[19]，北京、上海、合肥等城

市大科学装置集聚效应明显。而美国在高能物理、核

物理、天文、能源、纳米科技、生态环境、信息科技

等领域布局了一批性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据统计约

有 60 个[20]。与美国相比，我国大科学装置的数量还存

在差距，且存在拥有世界领先甚至独创/独有的大科学

装置数量不多、依托大科学装置的建制化研究不多、

国际合作度不高等问题[21]。

2.2.3 人才资源总量雄厚，但缺乏顶尖团队，创新生
态体系不完善

截至 2022 年，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 2.2 亿人，研

发人员总量超过 600 万人年，多年保持世界首位。

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位居第 11 位，成功

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我国仍然缺乏世界顶尖的战

略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创新生态体系热仍不完善。例

如，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奖项的获奖

人数与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极不相称。在诺贝尔科学

奖方面，以 2021 年为统计口径，我国本土获奖科学

家仅屠呦呦 1 人，每千万人口得奖比例仅为 0.71%；

而美国为 377 人、英国为 130 人、德国为 108 人，

每 1 000 万人口得奖比例分别为 11.54%、19.53%、

13.12%；同处东亚的日本相关诺贝尔奖获奖人数28 

人，每千万人口得奖比例为 2.20%；而瑞典、瑞士等

国家的获奖人数均超过 25 人，每千万人口得奖比例

超过 25%[9]。此外，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

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

境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的排名由 2012 年的第 91 位

跃升到 2020 年的第 31 位，但仍低于韩国、美国、英

国、德国等国家 [22]；2020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达 10.56%，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20%—30%的水

平 [23]。

3 以“国家有组织科研”统筹建设世界三大
中心的若干举措

3.1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塑造国际
竞争“非对称”优势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国家

队”、保障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引领前沿探索的

“启明星”、培育新兴产业的“播种机”。

本课题组提出 4 条建议：① 以顶层设计系统谋划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体系化布局。建议探索成立在中

央科技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由顶尖战略科学家技术抓

总，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等参与的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建设顾问委员会[24]。从国家层面牵头设计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的路线图和施工表，高

水平前瞻谋划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② 加快推进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加快

推进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大力支持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大湾

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源。③ 适度超前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支撑我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夯实国家科技创

新的基础性、战略性平台基础，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

的科技战略制高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运行、评价的全周期管理机制，推动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开放共享，为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创新发展提

供支撑。④ 试点先行，探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

布局的最佳实践。借鉴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经验，支

持国家实验室在政策和体制机制上探索成为“科技创

新特区”，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管

理体制、考核评价机制、科研创新模式、激励分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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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才政策、平台建设等方面的鲜明优势，总结国

家战略科技里面在服务“四个面向”实践中的成功经

验。

3.2 设立国家战略性科技选题，实行全球范围“揭
榜挂帅”制度
通过 SOR，加强我国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前

瞻判断和顶层设计，从国内外遴选出一批具有世界顶

尖水平的科学家，集中设榜一批体现“四个面向”、

关乎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选题。在此基础上，

结合我国发展战略和科技基础，形成一批富有前瞻

性、独创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域和问题集，支

持一批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

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抓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

成，引导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型领军企业等科技

创新力量，围绕解决制约国家安全和发展的相关选题

“揭榜挂帅”“赛马”，实施重大科技任务协同攻

关，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通过实施 SOR，统筹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实现前

沿交叉融合，实现科学、基础、工程的融通，形成面

向未来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优势。以国家意志和国

家能力解决制约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产学研转化的深

层次、原理性和机理性问题，实现“国家立题、企业

出题、研究型大学和科研组织答题、市场和其他组织

阅卷”的协同创新体系高效运作。

3.3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需要整体提升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作

用。

本课题组提出 3 条建议：①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

跳出“四唯”“五唯”和学科评估的窠臼，坚持“四

个面向”，开展有组织、有设计、可闭环、可复制

的科研。② 凝心聚力建设高水平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加速构建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省部

级重点实验室为主体的特色鲜明、交叉融合、开放共

享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积极探索平台建设体制机制

和运行管理模式创新，探索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高校

内部运行管理模式。③ 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

共享，推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构建全链条科研育人

体系，实现科学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管理运

行、社会服务等全方位的协调发展。

3.4 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坚持自主培养和积极引进
人才相结合
我国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看帽子”“数

文章”“拼职称”“卡年龄”及其带来的“拼关

系”“搞运作”“比头衔”等问题较为明显。一些

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了提升国际排名，导致恶性竞争的

“人才大战”和“人才东南飞”，这是“存量”转

移，而非“增量”提升。此外，我国人才政策对国家

顶尖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团队的吸引力仍不足，全球各

领域前百位的顶尖人才在华发展的实属凤毛麟角。

本课题组提出 4 条建议：① 建立战略科技人才培

养、引进机制，探索“举荐制”“生涯制”。打破

单一、线性的人才评价体系，改变传统的以项目定

人，以职称、头衔定项目的办法；实行按科研方向选

人，以人定项目，向科研人员充分放权赋能；面向战

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优秀青年人才、非共识人

才等，实施一批前瞻性、储备性的重大科技项目，助

其实现自主选题、自由探索、自主创新。② 努力将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打造成中国

高等教育的金字招牌。高质量推进新工科和卓越工程

师培育项目，提升我国高校对 STEM 领域高水平留学

生的吸引力。③ 强化理实交融，在应用中发掘和培养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人才。通过实施 SOR，锻造出一

批包括首席科学家、总师、科研骨干、青年才俊和研

究生在内的人才梯队和人才群体。④ 构建开放创新生

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主动设计和牵头发起国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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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

金，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充

分赋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养、引进世界顶尖人才的

自主权，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助力

我国建设世界三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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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organized Research (SOR):
Chinese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Meet Shift of 

World’s Three Major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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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S&T-talent integration (ESTTI)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promoting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 world science center, a world higher education center, and a world talent center. The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tate-
organized research” (SOR) based on the trend of “100-year change of centers” of the world’s three major centers and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China in building the world’s three major center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R is the way to transfer 
the world’s three major centers into China,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build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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